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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数字经济带动就业的杠杆效应

方长春

南京大学就业质量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从历次技术变革对就业影响的长周期来看，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都是一柄“双刃剑”。当前，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数字

化就业规模持续扩大，使劳动力市场表现出强大的就业韧性。据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统计，目前全国职工总数 4.02 亿

人左右，农民工 2.93 亿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8400 万人。但在惊喜于数字化颠覆经济的组织方式、衍生新的就业形态、改变

就业定义的同时，我们也应关注到其对传统就业结构带来的巨大冲击。江苏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然走在全国的前列，数字经济的

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作用已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显现。当前，江苏灵活就业人口达 1100 万，新就业形

态从业人员的规模已超 400 万。要从改变和优化社会人力资源供给结构入手，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带动就业的杠杆效应，既是确

保数字经济本身持续高质发展的需要，也是防范“数字鸿沟”带来新的就业排斥、推动江苏率先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的需要。

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

数字经济正对就业市场产生变革影响，既有就业创造效应、就业溢出效应，又有就业替代效应。当数字经济创造和催生的

就业岗位数量大于或等于由机器/智能替代的就业岗位数量时，整个社会用工规模也许不会受到削减，但特定时期整个社会的用

工结构则会发生改变。而用工结构的快速变化则可能在短期内加剧就业结构性矛盾，出现“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现象。

一边是由数字经济快速催生的新就业岗位难以找到充足的与之匹配的、掌握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另一边则是部分劳动者因技能

缺乏或技能“过时”难以找到适合的工作岗位。从用工侧来看，结构性矛盾的存在意味着有效人力资源供给的不足，这种不足

必然会制约数字经济的发展。从劳动者侧来看，结构性矛盾的存在意味着部分劳动者，特别是低技能劳动者实现充分就业的难

度的增加。

数字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近年来，与数字经济相关联的各种新就业形态当中，涌现大量低技能要求、

低进入门槛的就业岗位。这些就业岗位于特定时期在吸纳就业，特别是吸纳从传统行业中分流出来的劳动者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但值得预警的是，这些就业岗位的增加对就业结构性矛盾的缓解作用或许是阶段性的。

一是因为部分低技能岗位的出现和增加是经济和技术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有着进一步消失或被替代的风险；二是因为低技能

岗位会使得劳动者陷入与去技能化相关的风险当中。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根本之策，在于改变和优

化人力资源供给结构，促进人力资源的供给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相适配。从劳动者个体来看，必须通过学习、培训等方式来提

升自身的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以适应数字经济就业要求。

数字经济带来就业新挑战

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会加速劳动分化和技能极化现象。劳动分化可以体现在劳动强度、就业质量、技能要求等多个层面。从

技能分化的角度来看，在产业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一方面技术含量高、技能要求复杂的就业岗位不断被催生，另一

方面创造性破坏，使得重复性、非创造性的就业岗位日益被机器所替代，低人力资本岗位减少。甚至伴随经济智能化和无人化

深入，大量被淘汰的低技能劳动者涌进低端服务业，边际产出的增量少于劳动者人数的增量，导致收入相对下降。这种整个社

会出现高技能要求和低技能要求的两类就业岗位同时增加的现象，被称为“技能极化”现象。特别是低技能就业岗位的增加，

尽管在特定时期有助于低技能劳动者实现就业，甚至起到扩大就业的作用，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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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低技能化，甚至“去技能化”的风险，使其陷入逐渐丧失原有劳动技能，又无法获得新技能的困境。

劳动者的去技能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机械化、自动化不可避免的产物，但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去技能化有着加速化

和人群扩大化的风险。近年来平台经济吸纳了大量从业人员，如外卖、快递、网约车、直播等，这些新就业形态的吸引力主要

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技术要求和进入门槛相对较低；二是随着劳动关系的变化，平台的非雇主身份使得其可以将标准化就业中

雇主该负担的社会保险费用以适当比例“返现”给劳动者，进而使得一些劳动者拿到手的现期劳动收入“有所增加”。但是，

这些新就业形态当中也蕴含着不可忽视的风险。其一，进入门槛低、大量劳动力不断涌入将带来“逐底竞争”，所谓的劳动收

入优势不具持续性；其二，部分劳动者过早陷入低技能化、去技能化的处境，不仅影响着个体职业发展，也将影响社会有效劳

动力（符合未来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的劳动力）的供给；其三，当技术升级产生就业替代时，劳动力恐难承受去技能化风险。

发挥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源供给的引领和提升作用

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消极影响，要前瞻性发挥数字经济对整个社会人力资源供给的引领和提升效用。

数字经济的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技能型人才和劳动力的大量供给。技能型人才和劳动力一是来自新增劳动力，二是来

自存量劳动力。就新增劳动力而言，应根据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发展规划等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换言之，新增技能型

人才和劳动力的培养应该成为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一个必要构成部分。其实这一做法在各国新经济发展中都得到普遍倚重。美

国 2022 年出台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中有相当多条款涉及到相关行业的人才培养和半导体制造等产业工人的培育，更明确提出，

不仅着眼于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就业规模的增加，而且更倚重于改变美国劳动力的供给结构，提升其在信息技术

等领域的人力资源优势。

加快发展数字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数字知识、数字技能，降低获得数字知识和技能的门槛。主动、积极地发挥数字经济对

人力资源供给的引领作用，避免劳动分化、技能极化对部分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制定针对存量劳动力的技能提升计划，加

强对存量劳动力的技能培训，以存量劳动力的“再技能化”代替“去技能化”，进而优化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供给。特别要注

重缩小不同行业、不同代际劳动者数字知识与技能的差距，防范“数字鸿沟”带来新的就业排斥。要在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

业政策的指导下，重视数字经济转型带来的诸多挑战，优化政策设计，保护弱势就业群体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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